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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民间·文化

■ 余 娟（四川）

在一个温柔的黄昏，夕阳如
同熔金般洒落在老槐树下，六十
多岁的李叔正低头专注地编织着
一只竹篮。竹条在他灵巧的手中
穿 梭 ，编 织 出 一 幅 幅 细 腻 的 图
案。我望着他那略显佝偻的背
影，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李
叔，现在超市里各种箱包应有尽
有，您还费这劲儿自己编啊？”李
叔抬头，笑容中带着几分温和与
坚定：“我编的这篮子，可不仅仅
是个物件儿。”他举起刚编好的篮
子，上面的竹条错落有致，编织出
的图案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
在夕阳下闪烁着温暖的光泽。

这让我想起了那位将平凡岁
月织成锦缎的作家林清玄。我忍
不 住 和 李 叔分享起林清玄的故
事：林清玄曾是一个普通的农家
子弟，却凭借一支笔，将生活的点
滴化作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

章。林清玄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困苦，但
他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在他的笔下，即
便是最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他
曾在文章中写道：“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
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
句话，如同他生命的座右铭，让他在生活的磨砺
中，始终保持着一颗柔软而坚韧的心，将每一
个平凡的日子，都织成了生命中最美的锦缎。

李叔听后，微微点头，眼神中闪烁着共鸣的
光芒。他说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经历，那些为了家
庭奔波劳碌的日子，那些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时
刻。他说：“就像林清玄先生一样，我也在用自己
的方式，织就着属于自己的时光锦。每一次编
织，都是对生活的致敬，也是对自己的鼓舞。”

我想起了电影《岁月神偷》中的罗爸爸，他
用一双巧手，为家人修补着生活中的破洞。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凭借着对家人的爱和
对生活的执着，将一件件破旧的衣物、家具，修
补得焕然一新。他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不仅
修补了物质上的缺失，更修补了家人心中的裂
痕。罗爸爸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始终是我

们最宝贵的财富。
李叔的竹篮，林清玄的文

章，罗爸爸的巧手，都是对生
活的一种深情诠释。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生活，
就 是 一 场 漫 长 的 编 织 过 程 。
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手持织
梭的工匠，用自己的双手，将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编织
成一幅幅独特的画卷。这
些 画 卷 中 ，有 欢 笑 ，有 泪
水，有挫折，也有希望。但

正 是 这 些 交 织 在 一
起的色彩，构成了我
们丰富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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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全云（河南）

岷江与青衣江环抱之处，便是眉山，古称
眉州。

眉州，是苏东坡的故乡。眉山人对这位千
年不遇的旷世奇才，最长情最深沉的纪念和怀
想方式，除了修葺如旧的三苏祠、纱毂行古街
道，千百年来，一直保持原来状态的，就是四季
葱茏遍布乡野的竹林了。

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给了幼时苏东坡无
比温暖的慈爱，教导他和弟弟苏辙读《后汉
书》，以范滂为榜样，做一个正直清廉的人，像
竹子一样经得起风吹雨打，不管打霜下雪，保
持本色不变。

漫步三苏祠中，翠竹幽幽，微雨中竹叶飒
飒声声，处处清雅脱俗。有书为伴，与竹为邻，
无疑是东坡成长的重要基石。

“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东坡不光
种竹、写竹，诗词歌赋样样都毫不吝惜地赞美
竹：“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使人
瘦，无竹使人俗。”因“乌台诗案”被人诬陷，他
在井壁牢狱中看到天窗外摇曳的竹影，提笔写
下“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之句。侥幸不死

被贬黄州后，他不改初衷，又写道：“不俗又不
瘦，竹笋加猪肉。”他在东坡遍植翠竹，而东坡
的竹子，也成就了东坡居士“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转身。据不完
全统计，苏东坡笔下与“竹”有关的诗词有 50
多首。

无论是在家乡眉山，还是后来贬居黄冈等
地，东坡先生的生活中随处有竹：“门前两丛
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
寻其源”“官舍有丛竹，结根问因厅。下为人所
往，上密不容钉”“余谪黄洲，寓居定惠院，绕舍
皆茂林修竹”。翠竹对于苏东坡而言，是习惯、
是陪伴、是寄托，更是精神原乡。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
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最仰慕推崇陶渊明的
真率豁达洒脱，最喜欢做的除了播麦插秧、栽
花植树，另外的事情就是种竹子。他不仅在眉
州种，在黄州种，在之前做过太守的密州、颍
州、杭州、湖州，也大力提倡种竹。即便是后来
年近花甲被贬岭南，他在惠州西湖孤山上筑园
造景，也种下了大量竹。“竹外桃花三两枝，春
江水暖鸭先知。”作为诗人，苏东坡总能感受到
岭南早早来临的诗意的春天。

也许是因为仕途坎坷，一生大起大落，苏
东坡有着竹子般不屈的精神，才能写下“晚节
先生道转孤，岁寒唯有竹相娱。粗才杜牧真
堪笑，唤作军中十万夫”的诗句。从痛苦到省
悟再到超越的过程中，他以竹子笑傲千古、戏
谑前人的豪放潇洒，唱出豪迈雄健又深邃超
然的旋律：“解箨新篁不自持，婵娟已有岁寒
姿。要看凛禀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竹
的 刚 直 坚 韧 与 苏 东 坡 正 好 形 成 契 合 无 间 的
对应。

除了以诗词名达天下，苏轼还是一位造诣
精深的画家，那幅被称为奇作的《墨竹图》，被
评价为“富潇洒之姿，逼檀栾之秀，疑风可动，
不笋而成”。据说，他画竹时往往从地上直升
到画幅顶部。有人问：“可何不逐节分画？”苏
东坡反问：“竹生时何尝是逐节生的？”他在任
杭州通判的时候，有次坐于堂上，偶感画兴勃
发，而书案上没有墨只有朱砂，于是就随手拿朱
砂当墨画起竹来。后来也有人问他：“世间只有
绿竹，哪来朱竹？”苏东坡答曰：“世间无墨竹，既
可以用墨画，何尝不可以用朱画！”正是由于他
的首创，后来文人画中便流行画朱竹了，而苏东
坡自然也被尊为“朱竹鼻祖”。苏轼的表兄弟文

与可，擅长画竹。在给文与可画卷《筼筜谷偃筼筜谷偃
竹》所写的题画记《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筜谷偃竹记》》中中，，
苏东坡说：“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于胸中。。”“”“胸有成胸有成
竹”，不仅为千古墨竹画家所趋尚所趋尚，，更为后来文更为后来文
人创作所遵循。

作为吃货和美食家，据说，苏东坡极喜欢吃
竹笋。有一年，文与可调任临川太守，便和夫人
一起向苏东坡告别，正赶上苏东坡在竹林里烧
笋吃。文与可吃了苏东坡烧的竹笋，觉得清淡
醇香，鲜美异常，别具风味，便问：“你烧的笋怎
么这么好吃呢？”苏东坡道：“竹称君子，性恬淡
潇洒，竹笋清香纯正，不能杂以他味。世人往往
用肉烧竹笋，肉味本浊，以浊乱清，是以小人乱
君子，自然吃不出竹笋的真正本味来。我烧的
笋，不用柴草，而是用竹林中的竹叶来烧的，这
就把竹笋的本味集中了起来，焉得不美！”文与
可听了，连连点头。苏东坡于是更加得意，告诉
文与可：“这样的竹笋一吃下去，竹的君子风味，
便沁人心肺，与我融为一体而不可分也，不是真
正爱竹之人，能如是乎？”

这般调侃，虽不必当真，但正如兰之于屈
原，菊之于陶渊明，梅之于陆游。竹的佳邻，无
疑应是苏东坡。

与与 竹竹 为为 邻邻

■ 米丽宏（河北）

小雪降临的时候，时间也如雪花，一片飞
来一片寒。

按照节令规律来讲，小雪没雪，并不奇
怪。古籍《群芳谱》道：小雪，气寒而将雪矣，
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看看，“将雪”，即“未
雪”，就是“没雪”。当然，有的年份也应景。
小雪有“雪”，总是叫人欢喜的。

民间谚语道：“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歇。”
意思是，如果小雪节气不下雪，田地会发生旱
情，庄稼受影响，年景不好，长工们来年就没活
可干。小雪节气下了雪，情况就不一样，谚语
道：“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产。”看，小雪的雪，
是风调雨顺的兆头，五谷丰登的预言呢。

小雪时节，即便有雪，也不会太大，瘦嶙
嶙，细，清，绵密，缺乏隆冬雪那股子轻云暖絮
的仙气。毕竟，此时还不具备那样寒天冻地
的外部条件。

小雪前几日，去爬山，见椿、杨、枫、楝、山
荆子，差不多都落光了叶子。红黄五彩的，在
树底下覆盖了一厚层，有点炫目也有点苍
凉。那种场景，好似一种告别一种隐退，好似

日子这群小兽在向冬天深处撤退时，在现场
留下的印记。树上也还有晚落的叶，一枚、一
枚，划过空气，唰、唰，翩然悠然，小风里起个
云手，卧鱼儿般落地。

树是瘦了，但寒气一催，还可清减。小雪
节令，像是一个清减舍弃的过程。千山鸟绝、
万径寂灭的苦寒，还够不上。它是一段温和
的缓冲，让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做一做心
理准备。

换中年的眼光看去，不遑是小雪，所有的
节令，都不过是一截儿一截儿的时间流逝。
缤纷喧哗的表象下，唯一不变的，是时间不断
向深层掘入。时间，是生命；节令，是叙事的
段落；一天天的日子，是生活的细节。花开花
落，叶青叶黄，我们经受烈日，享有星光，披沐
北风，迎接朝霞泼洒和放声歌唱。

我们曾把小雪的诗意气息和文艺范儿
引为知己；那些因小雪的来临而对民间习俗
的浪漫着笔和广阔摹写，也曾打动内心；但，
步入中年，已然领受过时间奉予的鲜花和巴
掌，转而更想触摸节令流转、岁月跌宕中生
命的真相：比如，斑斓黄绿之外那些看不见
的生长和死亡，小雪飞扬中那些摸不见的敞

开和关闭，隆冬凛冽之际那些擦肩而过和蓦
然回首……

叶辞树，鬓生霜。在时光里疼痛伤悲，在
时光里雀跃欢喜，终会在时光里回归平静。
而小雪，是二十四节令中平静的那一部分。
它是游子归家，是自己与自己重逢，是自我与
世界的同声共振同步敛藏，是以“雪”为引子，
迎接自己的大寒与小寒。

那天爬山到半途，看到深深山坳缓坡的
向阳面，攀缘着一片喇叭花。即将萎凋的藤
叶，托着亮亮的花儿。神秘的幽紫和深沉的
宝石蓝，被光笼罩住，瑟瑟初寒里，犹自旋转
着暖暖的光轮。这皮实的野花，叶子在枯萎，
花朵在盛放，像在节令的两端拉锯，将小雪拉
扯得不知所措。

我心里涌起“心疼”的感觉，但我转念就
收起了。我想，它们一定不会接受我这个貌
似温情的词语。大自然不需要温情，只有铁
打的规则。骄傲的生命，会把美和力量融成
一体。

山脚的杨树，此时只剩了光洁的枝干，它
是最早降下旗幡迎接小雪的树之一。它，用
枝杈撑起天空；中年的我，用蜕尽冗赘的心态
撑起光阴。你知道，很快大风会自西北而来，
小雪，已被簇拥着启程。小雪节令里，所有的
坚持——坚持开放或坚持飘落，都明确指向
山谷尽头的雪光与冰凌，这让中年的步伐坚
定而沉稳。

中 年 的 小 雪

■ 杨兴杰（陕西）

冬天的第一缕寒意，是从街角巷尾飘起
的炖菜香气中嗅到的。北方的冬天还未彻底
席卷而来，空气中便已带上了几分霜冻的味
道。清晨的街市上，菜农们拉着新收的大白
菜，青翠的叶子上带着微霜，仿佛在等待着冬
季的召唤。

家家户户开始为冬天做起储备，然而，最
动人心的还是那抹炖白菜的香气。寒冷将人
们围聚在灶台前，锅里冒着腾腾的热气，白菜
的清香夹杂着豆腐的绵软、粉条的滑润，扑面
而来。

在北方，白菜不仅是“当家菜”，更像是冬
天里的依靠。入秋时节，菜窖里一捆捆的大
白菜被安放妥当，厚厚的土层和干草将它们
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将整个冬天的温暖一
并封存。记得小时候，每次从窖里取出白菜
时，扑鼻而来的泥土气息，带着一丝朴实的温
馨，令人生出珍惜与依恋。

小时候，我只是个坐在炕头等着一碗热
汤的小孩，看着母亲娴熟地将切好的白菜投
入沸腾的锅中，期待着那一刻的满足。厨房
里，母亲常常将白菜帮一片片掰开，细细洗
净，切丝下锅。随着火苗不断舔舐着锅底，淡
淡的香气在屋子里弥漫开来。白菜的清甜、

豆腐的绵软、粉条的滑腻渐渐在咕嘟声中交
融，炖成一锅浓郁温暖的冬日佳肴。那一碗
热腾腾的炖白菜端上桌时，仿佛整个冬天也
随之温暖了起来。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小小的炕头上，为驱
散冬日的寒冷而紧紧依偎。一碗白菜汤端在
手中，母亲亲手盛出的温热在汤碗中翻滚，汤
水的清香、淡淡的甜意慢慢滑入胃中，浸透全
身。这样的片刻，看似寻常，却成了长大后无
数次回味的温馨瞬间。

时光荏苒，离家求学之后，南方的冬天虽
少了刺骨的寒风，却以湿冷的方式深入骨髓，
反而更让我怀念家乡的干爽与那口温暖的白
菜汤。偶尔在南方的小馆子里尝到一碗炖白
菜，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少了来自炕头的热
度，少了母亲亲手调味的那一勺温情。

再回到家乡，家中一切依旧，炕头、灶台、
菜窖，一切还是熟悉的模样，似乎在等待着远
归的游子。母亲的脸上多了几分风霜，动作
也不再如往昔那样利索，但炖起白菜来，依然
熟练而笃定。那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旁，
桌上是白菜炖豆腐、拌酱和腌黄瓜，母亲笑眯

眯地看着我们说：“白菜还是家里的好。”一句
话在我心头荡漾，仿佛一切的风霜辛劳都在
这锅汤里融化成温暖的安慰。

冬天的白菜，是寒冷季节里最朴素的慰
藉。母亲常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她
而言，白菜才是冬天的主角，用厚实的叶片包
裹起一份生命的暖意。每当我夹起一片炖得
软烂的白菜，触碰到母亲粗糙的双手，感受到
她无微不至的爱意。

如今，每年刚一入冬，我总会在市场上挑
几棵大白菜，回家亲手炖上一锅，重温那些年
围坐在炕头边的温馨记忆。锅中的白菜渐渐
炖软，豆腐和粉条吸满了汤汁，氤氲的蒸汽模
糊了厨房的窗户，将我带回那些无数个温暖
的冬夜。

回忆在热汤的氤氲中愈加清晰，那是母
亲脸上温柔的笑意，是一家人团聚时的安宁
与满足。我知道，这碗炖白菜不仅是冬日的
滋味，更是家乡的味道，是一种始终牵挂在心
头的温暖。端起一碗热气腾腾的炖白菜，清
甜的汤汁在唇齿间回绕，熟悉的滋味带我穿
越岁月，将记忆中的温情一一唤回。

白 菜 炖 冬

■ 丁晓梅（上海）

二十多年前，刀郎凭着《2002
年的第一场雪》正式出道，一下子
就火遍了大江南北。那时，站在
青春尾巴上的我，是一个十足的

“刀迷”，刀郎的每首歌，我几乎都
会哼唱。然而，爆红之后，流言蜚
语也随之而来，自言“斗不过”的
刀郎不争不辩不气馁，在巅峰时
期退出公众视野，寄情山水，避世
隐居，埋头默默做自己的音乐。

如今，韬光养晦多年的刀郎
带着新旧作品“重出江湖”，成都、
广州的演唱会引爆热潮，现场一
片沸腾，再创顶流新高度。演唱
会上刀郎数度泪洒现场，热烈的
氛围仿佛能将人融化在音乐的海
洋中。线上关注度也一路飙升，
数千多万人驻足 ，同屏重温经
典。演唱会上的刀郎没有华服包
装，发福的身材，光头，一件黑色
T 恤，一条工装裤，简单朴素，纯
真自然。没有豪华阵容的嘉宾，
没有舌灿莲花的主持，没有眼花
缭乱的伴舞，更没有业内大佬站
台，也没有主流媒体的报道渲染。整个演唱会就
像一道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非常干净的佳肴，难
能可贵的原汁原味。

观众席上大部分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刀迷”，
初听刀郎歌曲时还在读高三，如今已成“三高”之
人。一首首老歌，搅动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纷
繁的思绪，满满的回忆引发集体共鸣，如同赴一场
青春的约会，他们流着泪动情地跟着齐声和唱，那
种浩大的声势消融了胸中积郁已久的块垒。听着
那些年轻时熟悉的歌曲，不禁感慨万千。这些备
尝生活艰辛的中年人，肩负着培养下一代、赡养上
一代的重任，度过了三年疫情一切停摆的无奈，经
历过呕心沥血培养的高学历孩子却找不到就业门
路的焦虑，现今还不得不面对曾节衣缩食置办的
房产价格被腰斩的血淋淋的现实。中年人所有的
不堪，那些压抑已久的情绪，仿佛在刀郎的歌声里
得以释放。唱歌的、听歌的哭了，场内的、场外的
哭了。人们哭的不是歌，哭的是生活的酸楚与无
能为力，哭的是登山越岭的艰难，哭的是颠沛流离
的漂泊感，哭自己永失的青春与挚爱……歌词无
一句提及青春，却句句唱的是青春，人们在歌里祭
奠无法重来的人生。

刀郎的作品涉猎面很广，民谣、山歌、文学、宗
教、神话、社会现实等。演唱会上，用古琴、二胡、
箫、马头琴、唢呐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加上他沙
哑沧桑、浑厚苍凉的独特嗓音来演绎这些不同的
风情的作品，尤为传神。给人们带来了一场超高水
平的听觉盛宴，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音乐的多样性
与独特性。连外媒《纽约时报》头版上都盛赞刀郎的
演唱会是代表中国真正音乐人的最高水平。音乐艺
术与其他艺术一样，应该兼容并蓄，丰富多样，让每
一种情绪都能得到慰藉，所有能够触动人真实情感
的文化形式都值得推崇和敬佩。

刀郎的音乐是发自内心的心灵碰撞，是对音
乐更深层次的理解，是对生活真诚的爱。让人情
不自禁深深共情，感慨多年后与最纯真的自己短
暂相逢，所以震撼人心。

刀郎复出后的爆火，正是对他实力的肯定。他
是一个纯粹的音乐艺术家，“刀迷”们喜欢的不只是
他的作品，更是他给予人们面对真实自我的勇气。
他的歌，你读就是诗，你唱就是歌，你念就是过往，你
品就是人生。致敬灵魂歌者，致敬逝去的青春。

致
敬
灵
魂
歌
者

■ 刘玉新（湖北）

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道：“问我祖先何处来，
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
老鹳窝。”这是明朝时八次移 民 留 下 的 歌 谣 ，
于是，洪洞大槐树成了山西人心中的一座地
理坐标。

史载，这八次移民，山西的百万之众大多
是被移到了冀鲁豫一带的无人之地，填补了
战争留下的疮痍。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恢
复 了 当 时 的 农 业 生 产 、发 展 了 经 济 ，也 均 衡
了 人 口 、繁 荣 了 文 化 。 明 朝 移 民 的 重 大 举
措 ，时 间 之 长 、规 模 之 大 、影 响 之 深 ，在 中 国
及 至 世 界 都 是 罕 见 的 ，所 以 ，山 西 人 无 论 身
在何处，根都在洪洞城，在贾村西，在广济寺
前，在大槐树下槐树下。。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念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念想：：洪洞大槐树洪洞大槐树。。
我到洪洞的时候我到洪洞的时候，，是今年九月是今年九月。。从内蒙从内蒙

古入晋的第一站大同起古入晋的第一站大同起，，我的心就飞到了山我的心就飞到了山

西南边的洪洞县西南边的洪洞县。。我知道我知道，，那里有一棵心中那里有一棵心中
向往已久的大槐树，那是华夏民族共同的根
脉。到了山西，是一定要去拜谒这棵古老的树
木，去寻“根”问“祖”的。

到达洪洞的广济寺时，已是中午时分，还
隔得远，我就看到一棵巨大的仿古槐木矗立在
大门处，根须硕大，横陈的树根，自然形成了一
个拱形门洞，人们进出时须得仰望，粗大的树
干上，长满了青绿的枝叶，这样的造型，让人内
心顿生出一种震撼，洪洞，这个培根固本的地
方果然不同凡响。

我知道，真正的大槐树在广济寺前。广
济寺，建于唐，兴于宋，古时寺院宏大，香客众
多，从天王殿、大雄宝殿到藏经楼到延寿堂，
一应俱全。何况古驿道北通幽燕，南达秦蜀，
易于官府设局驻员，无形中，也给洪洞增加了
东连齐鲁，西抵河陇的官道之便。据载，大明
洪洞移民签发处就设在广济寺的西厢房。按

“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

三”的移民政策，走的人都要在大槐树下办理
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的路费条。

我在复原的西厢房看到了摆有文房四宝
的公案，有分竖两边的虎头牌，有长方形的惊
堂木，整个大厅看上去俨然就是个衙门。

而广济寺门前的大槐树，正是每次移民出
发前的集合地。我从西厢房到大槐树，反复走
了几次，只不知当年明朝的那些官员们，走在
这条短短的石板路上，心中会作何感想。而在
发放“凭照川资”的时候，眼光是否早已抵达了
中原、中南、西南、东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

看着眼前的大槐树，我不禁肃然起敬。她就
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奔赴
四面八方。她一年又一年，倚门而望，日思夜想，
盼望着她的孩子们一个个风尘仆仆地归来。

巧的是，我在大槐树下看到了一个小木
牌，上面写着各省的简称，而“鄂”字就赫然立
在香炉的正中间。那一瞬间，我相信了冥冥之
数，生于鄂，长于鄂的我，居然在千里之外，在

大槐树下也建起了对应关系。
阳光从大槐树的枝叶间照射下来，朝拜的

人和我一样，身上披上了一层金丝，我虔诚地
走到香炉前，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毫无疑
问，我们的根，都在这里。

回转身，我和妻子来到祭祖堂，在大厅里
悬挂的“大槐树移民始祖姓氏索引台”的横幅
中仔细寻找我们的姓氏，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叩
拜先祖，抚慰他们漂泊久远的魂灵。

祭祖台按“一三五七九”和“二四六八十”
将华夏所有的姓氏分设在十个框格中，每个框
格再分成十个横栏，从下往上，依次是一到十，
每一排又有九个姓氏。妻子的黄姓在第一框
格的第一排正中，而我的姓氏则在第二框格的
第一排靠右，上香磕头的时候，我特地请人录
了一段视频，因为从来不信道拜佛的我，此时
叩拜的是自己的祖先，礼敬的是华夏的根脉。

寻“根”问“祖”，当有山西洪洞，有洪洞大
槐树。

大槐树：一座地理坐标


